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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拥拥新编辑部的故事

“版面好了！赶紧来！”“来了！来了！”我

应了一声,伸手却接空了,原来是一个梦。愣

了好一会，我不由自嘲：“这算职业病吧！”

仔细算算，当编辑也有一年两个多月了。

记得2012年4月18日那天，是我刚由记者转

到编辑岗位上班的第一天，恰赶上瑞安日报新

一轮改版，在紧张、惶恐与兴奋中度过了第一

天⋯⋯

当编辑第一天，跟资深编辑张翔、金晓锋

闲聊做编辑的感言。“晚上回家儿子已睡下，中

午起床儿子已上学，十分愧疚。”“凌晨一二点

才睡，早饭中饭一起吃，日夜颠倒。”⋯⋯

对这话，我一开始嗤之以鼻，“吃饭倍儿

香、睡觉倍儿甜”才是我的风格。但现在，我的

作息规律似乎也朝坏的方向发展了，真是呜呼

哀哉！

当编辑尤其是夜班编辑，确实异常辛苦。

去年冬日，窗外寒风凛冽，下班已近23时。半个

小时后，还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接到值班领导

的电话，说是一处文字不恰当，需要改。我顿时

一头瀑布汗，纠结再三，硬着头皮打电话给照排

员⋯⋯那天，已回家中的照排员重回办公室忙

了1个多小时：跟印刷厂沟通，让领导撤签，上版

面改字，重新做电子版，再传给印刷厂。那晚，虽

成功偷懒没有回办公室的我也睡得格外迟。这

样类似的经历，大部分夜班编辑不时会碰上，有

时甚至一连好几天深夜才回家⋯⋯

当编辑制作标题是基本功。但往往“一字

几茎白”，这我们都很佩服部主任唐亦佳。她

修改标题往往又快又好。一次，编辑朱颖一拿

着大样从值班领导处回来，“同志们，大家帮忙

想一下淡定的反义词是什么？”原来，她的“百

姓事”版面两个稿子，上一个标题是《休渔期，

海鲜“猛涨”》，下一个标题是《端午节，鸡蛋“淡

定”》，领导肯定了“淡定”，要求改一个标题。

“慌张”、“不淡定”、“猴急”，要不干脆“忐忑”、

“蛋疼”？我跟良和、张翔、晓锋、伟芳编辑纷纷

献策，然后大伙哄堂大笑。“‘发飙’怎么样？”亦

佳姐一锤定音。《休渔期，海鲜“发飙”》、《端午

节，鸡蛋“淡定”》配对成功，颖一喜滋滋下班。

曾有朋友这样调侃：“上辈子不努力，这辈

子当编辑。”现在，我看电视、看书，总会下意识查

看错别字、看语句是否通顺。但我还是更赞同

方文山的一句话：“只有文章能穿梭千年。”是啊，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总得留下些东西，而生命过

处能留下点痕迹的，不过是文字而已。

稿件上传，取稿，编稿，签发照排，远程传版⋯⋯如今，只要有

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无论记者、编辑身处何地，工作上都能实现全

程无纸化、无缝对接；哪怕老总出差在外，也能通过“全媒体服务平

台”上的“监控中心”，随时掌握次日出版报纸的排版动态⋯⋯

如果时光回到19年前，这一切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第一张自排报纸
1994年1月起，《瑞安报》改为周二刊。在这之前，组建报社

照排室的各项准备，包括人员培训、购置设备已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中。

1994年3月5日，星期六，出自本报照排室的第一张报纸诞

生了，共4个版。大家的激动心情自是不言而喻。

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那张报纸的排版，可能会哑然失笑，觉

得粗糙、稚嫩，甚至土气。可是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你就不会小

看它了。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印刷厂才推出世界上第一张

用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处理的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1994

年4月，《西藏日报》开始应用激光照排技术出报，标志着大陆所

有省级以上报纸的印刷全部进入激光照排技术阶段。作为一家

县级报纸，当初我们可是紧跟潮流哦。

划版和排版
当年的编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照排员电脑拼版之前，首先

得在版样纸上设计大致的版式（划版），每条稿件的位置，标题占

几行，图片多大，供照排员按图拼版。那时候的报纸排版参照的

是《新民晚报》的穿插式，稿件之间

互相咬合，版面上不能出现上下

或左右一通到底的情况。这

对编辑来说，划版就成了技

术活。

“婉约派”编辑划版前

要准备好计算器、尺子、

铅笔、橡皮、剪刀、若干张

版样纸，危襟正坐，半小时内不许有人打扰，加加减减，涂涂改

改。等递到照排员手中时，这张版样上面不仅有铅笔、圆珠笔、钢

笔的痕迹，甚至有毛笔，版样局部可能还用胶水张贴过，计算稿件

字数可以精确到个位。如果电脑拼版一次性到位，博得照排员一

声“划版真准”的称赞，编辑的好心情可以保持很久；最怕听到照

排员说“排不下”、“太空了”，那就意味着要删稿或补白，事倍功

半。也有“豪放派”编辑，唰唰几下，不到5分钟，版样就出炉了，

排不下？最后一段去掉！太空了？加个题花。

“娇贵”的照排室
那时候的照排室，很“草根”，两台黑白的“286”台式电脑，专

供文字录入，一台供排版的彩显电脑（后来增加到两台），一台发

排机。两台电脑之间文件传输，靠的是软盘。即便这样，照排室

在报社里的地位仍然“娇贵”得很。

当报社尚蜗居在市委老干部局大楼时，记者室、编辑室在一

楼，照排室在三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铺了地毯，除了编

辑在排版时换拖鞋进门外，基本谢绝其余人员入内。

报社搬迁至瑞中斜对面的一户民居后，照排室仍然高高在

上，占据了四楼光线充足的一个房间，而且有空调。这可是当时

报社唯一一台空调啊。夏天最热的时候，一墙之隔的编辑，会拉

开当中的推门，“蹭”一点清凉。

匪夷所思的物品
那时候照排室里的家当可不只电脑，还有一些物品看起来似

乎跟照排毫不搭界。比如说，一张席梦思、两部电吹风。

席梦思，是为3位照排员准备的，如果夜班结束太晚了，3个

人就在照排室里将就一晚。其实算起来，真正在照排室过夜的日

子，屈指可数。倒是在几次搬迁时，拉板车的搬运工有些想不通，

报社的办公用具里为啥会有张席梦思？

电吹风，千万别误会，以为这是给照排员洗完头吹头发用的，

那时因为供印刷的胶片冲洗出来后（类似于传统照片的胶卷冲

洗），自然晾干太费时间，得两个人各拿一部电吹风，快速将其吹

干，送往印刷厂。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报社迎来复刊20周年，2000年10

月与报社结缘的我，可以说是一位“老人”了。

往事悠悠，又上心头。想想从记者岗位转到编辑岗位的

这四五年，编过的版面数不清，其中的酸甜苦辣，说不尽。有

时候，明明简单的一个版面，这里头的心思和背后的功夫，也

只有自己才知道。

记得2012年7月30日一版，只有一篇评论员文章、一张

占了大半个版面的奥运冠军拼图和奖牌榜，版面并不复杂。

但是，这个版面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因为那张拼图。

7月29日是周日，也是伦敦奥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我是一

版编辑兼美编。周日，我们没有出刊，周一的版面要报道奥运

会开赛后中国队的战绩。中国队很强，头两天获得6枚金牌，

这让我犯难了：6张图片可怎么安排？规规矩矩排成照片墙，

既无新意也不美观。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一个方案：不同方式

处理图片，不规则拼图。

于是，上网搜索了很多组冠军图片，再根据原先思路，从中

挑出合适的6张图片。别看只有6张，处理起来真是费了不少

劲，其中3张给抠了图，花了很大工夫。接下来就是拼图，为了构

图好看，来来回回摆了很多次，终于产生了一幅让自己满意的构

图。最后，我用“伦敦刮起中国风暴”为这个图定了主题。虽然做

这个图花了好几个小时，当天其他版面都完工了，我还在拼我的

图，但是整体效果获得值班领导认可，心里也有小小的成就感。

在编辑部，做版面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个标题，前前后后

修改了6次；一个数字，与记者沟通了1个小时；一个版式，2

个小时琢磨出来的居然推倒重来⋯⋯同时，编辑还要承受心

理压力：曾多少次，在半夜回到家后，为一个突然想到的模棱

两可的对错彻夜难眠，为一个似是非是的字眼整夜担心；曾多

少个早上，不敢接听报社领导或同事的电话，深怕告诉你的是

出错的坏消息；曾多少次，为了一个差错，而内疚、难过很多天

⋯⋯“各种虐”啊，可是，谁叫咱是编辑呢？

“你的成功,消亡在别人的成功之中;别人的失误,却要

分担惩罚。”这是作家茹志鹃献给编辑的赞语。我是编辑，我

深有体会。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的大幕缓缓拉开，百年奥

运梦在那个晚上成为现实。对于市民来说，那是一个守在电

视机前欢呼的不眠之夜，对于报社的采编照排人员来说，那

更是一个不眠之夜。

版式和内容分类在编委会的安排下，早在一周前就已经

准备好，前一天还刊登了同事谢瑶精心设计的封面版，瑞安

人的骄傲、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成为重要的元素，融合在版

面中。当天的版面我分到了重头戏——第五版的开幕式和

第八版的“瑞安人看奥运”。

最初担心的还是第八版，因为开幕式在晚上20时左右才

开始，记者李武、陈成成、孙凛要赶到民宅、商店、广场、企业

采访和摄影，回报社时间预计在22时左右，写完稿走采编流

程，24时都不一定能付印。而超过24时付印，第二天的报纸

很难及时送到读者手中。

事实证明我们预计错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第八版，而

是第五版的开幕式。

开幕式时间很长，直到次日零时许，李宁点燃火炬塔，在

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才结束。

时间已经超出了预计，编辑部还剩责任编辑管舒勤、一

版的编辑金晓锋、五版编辑我、校对陈静，大家都在等一篇稿

子——新华社的开幕式通稿。

凌晨2时左右，通稿还没来。大家开始担心，再等下去的

话，“日报”要变成“晚报”了。

我们请示值班总编朱友好，等下去还是换方案？朱总

说，百年一遇的北京奥运会，值得等下去。

新华社的稿件发过来时，已是清晨5时许。

版式付印时间，是在一个多小时后。

朱总签字付印时说，我们筹备奥运会版面最大的失误是

忘了多买几箱方便面。

在报社附近的早餐店吃过早饭，天已经亮了。路过报社

大门，10来位投递员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上前向他们表示歉

意，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在那里等待3个小时。3个小时后，他

们要争取时间，尽快将报纸送到读者的手中。

那些年的照排室
■管舒勤

不眠之夜
■张翔

版面背后
■金晓锋

夜编“闲谈”
■金邦寅

20余年前，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风靡一时；20余年后，《新编辑部的故事》走俏荧屏。
在我们报社，也有这么一个编辑部。在报社20年的发展历程里，编辑部和记者部之间分分合合。如今的编辑中心，更是把照
排室也囊括进来。在这个中心里，是否也有戈玲、冬宝式的人物？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请听听我们的老编、新编讲述——[ ]


